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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

马小能　孙新梅

【提　要】龚自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诗人，其社会改革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津

津乐道。事实上，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。他认为，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，必须要有广

阔的视野，除经史文献资料外，还应从彝器、刻石、碑铭、古印、古镜、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，甚至认

为诗文中也含有历史记载；龚自珍的小学功底深厚，尤为强调 “以字说经”，这是其解读历史文献的重要

方法；他还指出，历史文献的编纂 “宜繁不宜简”，历史编纂工作者应努力做到 “善入”与 “善出”；其在

目录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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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龚自珍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诗人，开一

代风气之先的人物。魏源称其 “于经通 《公羊春秋》，

于史长西北舆地。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，以周、秦诸

子、吉金乐石为厓郭，以朝掌国故、世情民隐为质

干。”① 以往诸多研究，大都集中在对龚自珍经学观点、

经学流派的探讨，或是对其社会革新、批判思想的阐

释，或是对其诗歌、散文等文学成就进行历史评价等，

而较少涉及其历史文献学思想方面的系统研究。本文试

就此展开系统论述，以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
一、“规锲六籍，笼罩百家”

　　———历史文献的搜集　　

　　龚自珍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是十分广阔的，房考称

其为学 “规锲六籍，笼罩百家。”阮元则称 “其为学，

靡书不览。”② 具体而言，除重视经史文献资料的搜集

外，龚自珍还提倡从彝器、刻石、碑铭、古印、古镜、

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，并指出，诗文亦可作为研究历

史的重要资料。

就经史文献资料而言，龚自珍认为， “六经”和
“诸子”都可作为研究先王时期历史的重要依据，只不

过相比较而言，六经是 “大宗”，诸子是 “小宗”而已。

他甚至还指出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作为后人研究

当时历史的重要依据，这就大大拓展了人们搜集历史文

献资料的视野。③ 我们仅从其对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即

可见一斑。④ 龚自珍十分重视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工

作。据年谱所载，嘉庆二十一年 （１８１６）和道光二年

（１８２２）的两次大火，将先前所收聚之档册图志，全

部焚毁。为了完成正在进行的 《蒙古图志》的编纂工

作，于是龚自珍 “就藏书故家，求顺治前辈文章，钩

索旧闻，又获窥累朝朱签及丝纶薄，”以一代文献自

任。他所收辑的这些资料有不少是极为可贵的原始材

料，“皆史家底本也。”⑤在他看来，“能见档册，能考

档册，能钩稽补缀”乃 “福甚大”之一事， “无有伦

比者也。”⑥

除重视经史文献资料外，龚自珍还极力提倡从刻

石、彝器、古印、碑铭、瓦文、古镜等实物中搜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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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并对这类器物文字的史料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。时

人称其金石之学，“精博绝特”，“时出新解。”① 在他看

来，商周彝器所载， “凡古文，可以补今许慎书之阙；

其韵，可以补 《雅》《颂》之隙；其事，可以补 《春秋》

之隙；其礼，可以补逸 《礼》；其官位氏族，可以补

《世本》之隙；其言，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。三代以

上，无文章之士，而有群史之官。群史之官之职，以文

字刻之宗彝，大抵为有土之孝孙，使祝嘏告孝慈之言，

文章亦莫大乎是，是又宜为文章家祖。”② 是不可小觑

的。龚自珍还指出，墓碑与古印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

价值，这是因为墓碑所刻文字，“必著族位，著族位矣，

必述功德。夫以文字著族位，述功德，此亦史之别子

也。”③ 就古印而言，则可补史之缺。 “第其钮，别其金

三品，则亦考制度之一隅也。官名不见于史，是亦补古

史也。人名大暴白乎史，是则思古人之深情也”。④ 而就

古镜和瓦当而言，分别是古代生活日用品和建筑用品，

但因其中有不少刻有铭文，亦不可小觑。如古镜所载四

言文字，“在 《易》 ‘繇’与 《诗》之间”，所载三言至

七言文字，“在谣谚之间”，“体裁尤芳异，文章家喜之，

录之以贶夫言诗者也。其用韵，则不可以周之谐声求之

矣；其文字，大小篆与隶书相杂为体”。⑤ 又如西汉之瓦

当，“乃兼大小篆”，可以 “识炎运之西隆，窥刘祚之东

替也矣。”⑥

龚自珍还特别指出，诗文中亦含有历史记载。在他

看来，选诗 “皆天下文献之宗子所有事也。”⑦ 其在论

《白石山馆诗》 “晚来风更好，无奈舶船时”时则指出，

“结语中有史事”。⑧ 在 《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》中则指

出：“诗人之指，有瞽献曲之意，本群史之支流。”⑨ 龚

自珍的这一治学观念为后人所继承。 “以诗证史”已成

为现代史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方法。

二、“以字说经”———历史

　　文献的解读　　　　　

　　 “以字说经”，即是根据文字的形、声、义来训解

经典文献，这是龚自珍极为重视的解经方法。瑏瑠 龚自珍

的少年时代，主要受到的是汉学教育。据 《年谱》所

载，“龚氏世有隐德，匏伯先生以科目起家，簪缨文史，

称浙右族。”其外王父段玉裁是皖派汉学的代表人物，

戴震的入室弟子，深于文字音韵之学。其父龚丽正 “从

茂堂先生受小学训诂，以经学课子弟”，瑏瑡并有 《国语补

注》、《楚辞名物考》等著述留世。母亲段训亦工书法能

诗文，著有 《绿华吟榭诗草》。皖学后进王引之又是龚

自珍乡试的座主。这就使得龚自珍自幼即受到严格的文

字学和考证学训练。８岁时，得旧 《登科录》读之，此

为搜辑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；１２岁时，段玉裁授其以
《许氏说文部目》，为 “以经说字，以字说经”之始；１４
岁时，考古今官制，后成 《汉官损益》、《百王易从论》；

１６岁时，始读 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，为目录之学，“自是蓄

书颇富，多七阁未收之本”；１７岁时，游太学，见石鼓

文，非常喜好，开始研究金石学；２１岁时，由副榜贡生

考充武英殿之校录，遂为校雠掌故之学。２３岁时，为修
《徽州府志》， “甄综人物，搜辑掌故。”瑏瑢正如吴昌绶先

生所言，“先生之学，有自来矣。”瑏瑣

在他看来，小学是经籍之 “户枢”，瑏瑤 有 “诂训实事

以为之迹”之效用，瑏瑥 “小学之事，与仁、爱、孝、弟之

行，一以贯之。”瑏瑦 小学是求得史实真相的入手处。在肯

定考据学的基础上，龚自珍还提出了整理考订文献资料

的方法。他认为，文献资料的整理考订，应坚持 “以经

还经，以记还记，以传还传，以群书还群书，以子还

子”瑏瑧 的原则，以便从中得到事实真相。

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龚自珍１２岁时，外王父即授

其以 《许氏说文部目》，此即为 “以经说字、以字说经”

之始。这一原则为龚自珍一生所遵循。 “夫解经莫如字

也，解字莫如经也。韩氏曰：读书略识字。古未有不明

乎字，而称经生者也。诸生治经之日久矣，心知其意

者，其纵言之。”瑏瑨 尽管龚自珍将 “解经莫如字”与 “解

字莫如经”相提并论，但他更强调 “以字说经”，认为

不明字，则不足以称之为经生者也。瑏瑩 在他看来，任何

一个汉字，都包括形、声、义三个方面。“同文有三训：

一形，二声，三义。形，谓古文变而为大篆，即籀文，

东周时所用，观周铜器与商器迥殊自知。义者，周公作
《释诂》，故孔子告哀公： 《尔雅》以观于故，足以辨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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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。声，谓谐声，马季长训子所雅言，以为于 《诗》、

《书》、《礼》，皆正其声音，试观十五国风，用韵部居皆

同，不啻后世之有诗韵。是形同义同声同而总谓之书同

文。三者具而一文完。”① 这里，我们不必斤斤计较龚自

珍以形、声、义来解释 “书同文”的合理与否，其对文

字的见解却是十分明确的，即每一个汉字都是有形、

声、义三部分组成的，而文字的形、声、义正是训解经

典必不可少的一步。基于这一认识，龚自珍曾将见于历

代的小学类书籍，按形、声、义的不同，划分为三大

类：“《说文》，形书也，顾一字有一字之形，与一字之

音与义，而后一篆完。故说者曰：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，义

书也；《声类》，音书也；然则歧而为三；抑治 《说文》

而经纬备举也？”② 在这三大类书籍中，龚自珍尤为推重

《说文》，称 “治 《说文》而经纬备举。”这是因为 《说

文》中每一个完整的篆文，不仅有形，且声、义兼备。

龚自珍还继承了清初顾炎武 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

文自知音始”③ 的治学方法，较为注重音韵训诂的作用，

指出声韵是小学之 “枢纽”，④ 在他看来，语言有古今之

异，有地域之异， “古之世，语言出于一，以古语古，

犹越人越言，楚人楚言也。后之世，语言出于二，以后

语古，犹楚人以越言名，越人以楚言名也。”⑤ 只有了解

古音才能读懂古语，否则只能误读。 “今文、古文同出

孔子之手，一为伏生之徒读之，一为孔安国读之。未读

之先，皆古文矣，既读之后，皆今文矣。惟读者人不

同，故其说不同。源一流二，渐至源一流百，此如后世

翻译，一语言也，而两译之，三译之，或至七译之，译

主不同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。”⑥ 皮锡瑞先生曾就此评

曰：“龚氏通翻译，解读字尤确，据此可知今古文本同

末异之故。”⑦ 龚还强调指出，声之中有大韵、今韵、等

韵三门，尤其等韵是明了天下汉语的关键。 “六书为小

学之一门，声又为六书之一门，等韵之学，又为声中之

一门；然则谈古韵者，胡为而不屑谈等韵也？抑治经未

暇欤？意者谓古韵足裨经读，而等韵为余事；不知古韵

明而经明，其体尊；等韵明而天下之言语明。语言亦文

字也，其用大，能一以贯之欤？”⑧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明

确指出，等韵既是研究音韵学的难点，又是核心与关

键。⑨ 而嘉道时期的龚自珍已对等韵的价值给予了高度

的重视和肯定，足见其考据功力之深厚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龚自珍虽不否认文献工作在史学研

究中的作用，但他对斤斤于 “琐碎饾饤”式的考据之

学，是持反对态度的。他尖锐地指出烦琐考据的严重弊

病，“近有一类人，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，经师收

之，人师摈之。”瑏瑠 并将空谈性理与沉醉于细小问题考证

二者的弱点归结为：“彼陟颠而弃本，此循本而忘颠。”瑏瑡

他在给魏源的信中则指出，做学问要 “能言其大本大

原，而究其所终极；综百氏之所谭，而知其义例，徧入

其门径，我从而莞钥之，百物为我隶用。”瑏瑢 恳切规劝魏

源不要被烦琐的考据所牵累，要做个能综合众说、掌握

关键、为我所用的 “通人”。

三、“宜繁不宜简”———历史

　　文献的纂修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 “宜繁不宜简”，是龚自珍关于历史文献编纂的重

要原则。有关这一问题，见仁见智。唐代学者刘知几曾

指出， “一行之间，必谬增数字；尺纸之内，恒虚费数

行”的弊病多失诸烦累，主张 “省句”、“省字”。瑏瑣 龚自

珍则指出，历史文献的编纂 “宜繁不宜简”，应尽可能

地将更多的文献资料留传给后人。这一原则是在 《与徽

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》一文中提出的。清嘉庆十七年
（公元１８１２年），龚自珍的父亲在徽州府走马上任，龚

自珍随父侍任。在徽州的这四年时间，他参加了由其父

主持的徽州府志的编纂工作，并写下 《与徽州府志局纂

修诸子书》一文，阐述了其对纂修府志的一些意见和见

解。在他看来， “府志非史也，尚不得比省志。今法，

国史取 《大清一统志》， 《一统志》取省志，省志取府

志，府志特为底本，以储它日之史。君子卑逊之道，直

而勿有之义，宜繁不宜简。设等而下之，作县志必应更

繁于是，乃中律令，何疑也？蒙知二三君子，必不忍重

翦除埋没忠清文学幽贞郁烈之士女，以自试其文章，而

特恐有不学苟夫，为不仁之言，以刺侍者之耳，徽人亦

惧矣。”瑏瑤 从这段话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：一，府志与省志

不同，不属于史之范围；二，府志虽非史，但因是省

志、 《一统志》甚或国史之底本，所以府志的编纂应
“宜繁不宜简”；三，府志编纂 “宜繁不宜简”的重要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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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即是要使 “忠清文学幽贞郁烈之士女”之事迹不至

于被翦除埋没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文献的编纂就应
“宜繁不宜简”。龚自珍提出的这一原则深得当时编纂人

士的赞赏。徽州名士汪龙称赞其不仅见识卓越，且系文

献之望，自己佩服之至，甘拜下风。

龚自珍还指出，文籍丰富是 “太平文致”、社会文

明的重要的标志，他说： “掌故不备，则无以储后史，

无以储后史，则太平不文致，重负斯时。”① 其对 “史之

亡”多有感慨。“夏之亡也，孔子曰：‘文献杞不足征’。

伤夏史之亡也。殷之亡，曰：‘文献宋不足征’。伤殷史

之亡也。周之东也，孔子曰：‘天子失官’。伤周之史亡

也。”② 文献不足征，后人也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和认识以

往历史。因而，历史文籍能否完整地保留下来，是同国

家兴衰，纪纲毁立、人才通塞、宗法继承等，有着密切

关系的，不应删繁就简。他还公开反对 “尚简”之法。

“自上国文籍，至于九州岛四荒，深海穹峪，僰臣蛮妾，

皆代为搜辑而后已，而不忍以简之说进，今事无足疑

也。”③ 前人尚能将 “九州岛四荒，深海穹峪，僰臣蛮妾”

等，一一载入文籍，不忍就简之说，我们今人 “宜繁不

宜简”，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？龚自珍还对 《一统志》

过 “削”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。据史料记载，科布多为

七部。七部中，不与商民通市者二部；与商民交易者五

部。然仅惟札哈沁部见于表传，其余六部无闻。他指出，

表传为纪功绩而作，无功者不书，六部无闻还有情可原。

而 《一统志》地书也， “焉得而削之”，④ 这一批评无疑

是龚自珍 “宜繁不宜简”原则的一个侧面反映。

龚自珍还对 “好聚图籍”者多有推崇。康熙年间，

徐乾学主修 《一统志》，光吏上、节妇之名就多至十余

卷，门下士请求核减，其正色道：“国朝风教迈前古，宜

备载其盛，矜后世也。”不得削减。龚自珍对这一 “备载

详录”的主张是十分赞同的。称曰： “是公之所见者甚

大，抑其词令，可谓有文者矣。”并指出，好的文籍应

“毋吝为博，多以贻之，以厌足之。”既然史籍的储备
“宜繁不宜简”，那就应不厌其烦地下足功夫，以便获得

真实的文献材料。龚自珍还借许慎解字之文曰：“字，孳

也，孳生愈多也。今字多于古字，今事赜于古事，是故今

史繁于古史”，这是 “古今之大势”。左丘明之 《左氏春

秋》，“其事如蚁”，而 “圣门之徒，无讥其繁者”。⑤为了使

自己负责纂修的 “甄综人物，搜辑掌故”部分达到资料翔

实的效果，可谓是 “小小异同，小小源流，动成掌故。”⑥

其内容范围之广阔，探讨之精深，为当时人所罕见。朱

杰勤先生曾断言：“求清代掌故者，必于龚氏之门也。”⑦

我们说，龚自珍的 “宜繁不宜简”论，从保存史料

的角度来看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但如果是毫无选择

地、大量地一并重复收录，则又有失偏颇，徒加后人研

究的困难。这是因为， “为文纪事，主于辞达，繁简非

所计也。”⑧ 对此，顾炎武、钱大昕均有精辟论述。顾

曰： “辞主乎达，不论其繁与简也。繁简之论兴，而文

亡矣。”⑨ 钱称：“文有繁有简，繁者不可减之使少，犹

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。左氏之繁，胜于公谷之简。”瑏瑠 也

就是说，不论繁简，需要表述的东西完整无缺地表述出

来了，多则不多，少则不少。因而，我们还是比较赞同

白寿彝先生对文字繁简问题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史文烦简，

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，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

解问题，对材料的取舍问题。”瑏瑡 该繁则繁，该简则简，

不能与繁就简，或与简就繁。

四、“善入”、“善出”———历史

　　文献工作者的修养　　　　　

　　龚自珍对历史文献工作者的修养问题也提出了直接

要求，在他看来，要真实地记载历史，首先就应做到

“善入”和 “善出”。所谓 “善入”，即要对 “天下山川形

势，人心风气，土所宜，姓所贵，皆知之；国之祖宗之

令，下逮吏胥之所□守，皆知之。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

政、言狱、言掌故、言文体、言人贤否，如其言家事，

可谓入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只有熟练掌握天下的山川形势、

人心风气、土地情况、世家大姓、国家政令、吏胥职守、

礼兵政狱、掌故文献、历史人物等，并深入进去，如同

言及自家事一样，才能用 “实录”的方式进行历史记载。

何谓 “善出”？其释曰：“天下山川形势，人心风气，

土所宜，姓所贵，国之祖宗之令，下逮吏胥之所守，皆

有联事焉，皆非所专官。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政、言狱、

言掌故、言文体、言人贤否，如优人在堂下，号咷舞歌，

哀乐万千，堂上观者，肃然踞坐，钙睐而指点焉，可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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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历史文献工作者，要能针对山川形

势、人心风气、土地状况、大的姓氏家族、国家法令、

礼兵政刑、掌故问题、人物臧否等 “号咷舞歌，哀乐万

千”的复杂状况，进行合理地判断，品评其优劣，发表

其 “高情至论”，如同 “堂上观者，肃然踞坐，钙睐而指

点矣。”不 “善出”者，必不会有 “高情至论”，所言
“必有余喘”，①自然也就无法得出公正的评论。

从龚自珍的 “善入”、 “善出”论中，我们不难看

出，从事历史研究，不仅要能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之真

实，还要能客观地评论史事。否则，就是 “余呓”、“余

喘”，白日说梦。就两者关系而言， “善入”是 “善出”

的前提，要 “善出”，必须要做到 “善入”。而要做到
“善入”，就必须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。龚自珍曾

明确指出：“夫读书者实事求是，千古同之。此虽汉人

语，非汉人所能专”。②

龚自珍还强调指出，当今之世，急需一批有 “胸肝”，

有 “耳目”，有 “上下百年之见闻”，能 “考订同异”，③

“心术不欺，言语不伪”的人才。④要能 “识其大掌故，主

其记载，不吝其情，上不欺其所委贽，下不鄙夷其贵游，

不自卑所闻，不自易所守，不自反所学，以荣其国家，以

华其祖宗，以教训其王公大人，下亦以崇高其身”，⑤即一

个称职的历史工作者，不仅要有熟悉掌故，善于记事之才

能，还应具备不吝私情、坚持操守之品德。而他本人，正

是这样身体力行的。他曾指出 《清一统志》重修中的 “循

袭而不改，阙略而不补，颠舛而不问，苟简而不具，弃置

而不道，迴护而不变”⑥等十八个方面的不妥，但由于书中

言辞多有不逊，得罪当道者，被迫离京。

除此之外，龚自珍对目录学也有独到见解。他说：“目

录之学，始于刘向。嗣是而降，约分三支：一曰朝廷官薄，

荀勖 《中经薄》，宋 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馆阁书目》类是也；一

曰私家著录，晁公武 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 《书录解题》

类是也；一曰史家著录，则 《班史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

籍志》以下是也。三者体例不同，实相资为用，故不能偏

废。三者之中，体例又二：史家著录，惟载卷数；其它一

则载卷数，一则条书旨。其最详者，则又胪注某抄本、某

椠本，旁及行款印记题跋。兹事虽细，抑专家之业至于是

而始可谓备，则亦未易言矣。”⑦ 龚自珍的 “朝廷官薄”、

“私家著录”、“史家著录”三分法基本上涵盖了其前的目录

学著作，且对其体例进行了详细说明。

综上所述，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是极为丰富

的。他反对脱离现实的繁琐考证，但并不否认文献工作

中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。晚年的龚自珍十分懊悔当

年朴学功夫没有学到家，所以寄希望于儿子用功读书。

诗曰：“俭腹高谈我用忧，肯肩朴学胜封侯？五经烂熟

家常饭，莫似而翁啜九流。”又曰： “图籍移从肺腑家，

而翁学本段金沙。丹黄字字皆珍重，为裹青氈载一

车”。⑧他还指出，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广泛进行，并

主张用事实求是的态度，运用各种方法，以获得历史真

相。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值得进一步发扬。

本文作者：马小能是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

师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２０１１届博士；孙新梅是

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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